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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臺灣收養女子的風俗根源於中國傳統漢人社會之傳宗接代與重男輕女等觀念，
並在清代漢人移民的特殊歷史背景以及經濟因素影響下逐漸形成，在男尊女卑的觀
念，以及農業社會亟需人手的考量之下，養女是臺灣傳統社會普遍存在之現象。五
○年代臺灣的養女運動是由台籍女性省議員呂錦花提出呼籲，引起有關當局的重
視，於是聯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推行「保護養女運動」，2 同一時期包括《中央日
報 ‧ 婦女與家庭週刊》亦有幾篇關於養女運動推行的相關報導，包括〈養女服務處：
誰該救養女〉3 與〈養女的登記與出路〉。4 另一方面，養女問題也在臺灣文壇引起
高度重視，成為五○年代女作家持續關注的課題。范銘如曾指出養女是五○年代小
說家喜愛採用的女主角身分，包括繁露的《養女湖》、謝冰瑩的《紅豆》5 與〈聖潔
的靈魂〉，6 和張漱菡的〈阿環〉7 都同樣以養女為女主角，並提到《養女湖》是其
中最著名的一部，8 可見《養女湖》在當時臺灣文壇所引起的高度重視。根據筆者目
前所掌握的資料，同樣敘述養女問題的小說，還包括張漱菡的《多色的霧》、9《翡
1　 本論文為 101 年度科技部計畫部份成果，計畫名稱：「性別．階級．族群：五○年代女性書寫
中的文化再現與差異政治」(NSC-101-2410-H-007-060 )，感謝《現代中文文學學報》兩位匿名
審查委員之專業意見。本文初稿宣讀於 2013 年 10 月 25 至 26 日由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
研究中心、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主辦；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協辦「第十屆東亞
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陳智德教授的講評，
以及會議上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須文蔚教授的提問，受益良多，特此致謝。最後感謝清大台文
所陳建忠教授、謝世宗教授，與一橋大學社會研究科洪郁如教授於論文完成後所給予之鼓勵與
意見。
2　〈養女保護工作〉：《二十年來的臺灣婦女》（台北：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1965），頁 295-
301。
3　〈養女服務處：誰該救養女〉，《中央日報 ‧ 婦女與家庭週刊》，1951 年 5 月 30 日。
4　〈養女的登記與出路〉，《中央日報 ‧ 婦女與家庭週刊》，1951 年 6 月 13 日。
5　謝冰瑩：《紅豆》（台北：虹橋，1954）。
6　謝冰瑩：〈聖潔的靈魂〉，《聖潔的靈魂》（香港：亞洲，1954），頁 51-87。
7　張漱菡：〈阿環〉，《花開時節》（虎尾：新新文藝，1955）。
8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 —— 五○年代女性小說〉，《眾裡尋她 —— 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
麥田，2002 年 3 月），頁 38。
9　張漱菡：《多色的霧》（高雄：大業，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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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田園》10 與〈周所長〉，11 以及姚葳的〈孤獨〉12 及吳漫沙的〈香煙西施〉，13 可
見養女是五○年代文壇上備受喜愛的題材。
 繁露創作的小說《養女湖》，發表於 1956 年 1 月 22 日至 1956 年 2 月 26 日
的《中央日報．副刊》上，《養女湖》為保護養女運動在臺灣文壇引發效應後，一
部探討台灣養女的小說，旨在暴露台灣養女陋俗，與譴責養女制度。《養女湖》在
與其他以養女為主題的創作類型中，因為故事性濃厚，廣受閱讀大眾青睞，頗具暢
銷言情之特色，卻也無疑是台灣文學發展中長期被遺忘的一部文本。相隔二十餘年，
《養女湖》由導演賴成英、編劇侯孝賢改編為電影《秋蓮》（1979），14 承繼六○、
七○年代健康寫實電影的重要路線，其健康寫實主義也間接嫁接在浪漫愛情敘事
上， 並 提 供 給 觀 眾 欣 賞 美 麗 女 歌 星 鳳 飛 飛 動 人 演 出 的 機 會。 本 文 將 從 史 碧 娃 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底層研究關注知識分子對底層之代言／再現，所引
發底層女性話語權被剝奪的議題，來探討五○年代繁露文本《養女湖》以及七○年
代電影《秋蓮》是如何做為代言者的中介，並闡述底層養女的議題，在此將從史碧
娃克所闡發「底層女性為意識形態爭奪所在」之重要概念，來切入《養女湖》及其
所改編《秋蓮》。
二、養女能發聲嗎？論繁露《養女湖》
 
（一）應合保護養女運動，批判舊式封建社會
繁露提及這部中篇小說是源於 1955 年 2 月 18 日蒼波先生在《中央日報》刊載
〈神秘的養女湖〉所引發之創作靈感而寫成的作品，並提及現已改編為電影劇本，
10　張漱菡：《翡翠田園》（台北：皇冠，1966）。
11　張漱菡：〈周所長〉，《疑雲》（台北：正中，1975）。
12　姚葳：〈孤獨〉，《婦女創作集第二輯》（台北：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1957）。
13　吳漫沙等著：《養女在台灣》（台北：東方文化供應社，1952）。
14　由《養女湖》改編的電影有兩部，一為 1957 年同名電影《養女湖》，一為 1979 年由鳳飛飛主
演的《秋蓮》，由於《養女湖》（1957）所處年代與議題與《養女湖》相距不遠，另外，國家
電影資料館也沒有保存此一電影，在此選擇《秋蓮》做為討論對象。《養女湖》籌拍期間，影
界人士多對導演房勉持正面看法，但參與第四屆亞洲影展時因台灣在軟硬體設備皆不足的情況
下，被第四屆亞展的評審與媒體譏為「最佳勇氣獎」，也傷及國家顏面，消息傳回台灣，輿論
紛紛指責，並展開跨部會調查，以檢討送展過程之瑕疵。見管明：〈當局追查『養女湖』出國
責任〉，《聯合報》（1957 年 5 月 29 日），第 6 版；以及郭雄：〈明年我們拿什麼去參加影展〉，
《聯合報》（1957 年 6 月 2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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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歐亞影業公司委託中國電影製片廠攝製中。15 這其中透露出幾項訊息，一是蒼波
所撰述約五千多字的〈神秘的養女湖〉，為繁露的《養女湖》提供了小說事件時間、
人物背景等素材；二是此一〈神秘的養女湖〉之故事，經繁露改寫，在《中央日報．
副刊》連載刊出後，因故事性濃厚，廣受閱讀大眾之青睞，並有電影改編上映。16
根據蒼波〈關於養女湖〉一文中，揭示出養女湖本為台灣民間故事，在他擔任《中
央日報》駐岡山記者期間，那時台灣省保護養女運動剛成立，而台灣省保護養女會
的「現行養女制度改善辦法」剛草擬，社會上對於養女問題也漸漸重視起來，於是
在此一時代背景下，蒼波前往岡山燕巢鄉採訪新聞，途中巧遇七旬老人講述此一民
間故事，引發他循線訪問「養女湖」，寫下〈神秘的養女湖〉一文，並引起眾多讀
者來函詢問養女湖之路線，以前往憑弔這位受盡折磨養女的葬身之處。17
衍生自〈神秘的養女湖〉的《養女湖》，小說背景建立在二百年前高雄縣千秘
寮深谷湖畔，作家將故事設定為以養女為中心所發展出的家庭倫理劇。《養女湖》
描述身世坎坷的阿秀從小就扛起沉重家務，還得忍受養母的責罰，以及養父對其身
體的垂涎。阿秀與後山砍柴維生的張大哥情投意合，倆人密謀私奔，卻因事跡敗露，
阿秀於大火意外後，得知張大哥被毆打至死的錯誤消息，因而跳湖自盡。隨後趕來
的張大哥得知阿秀的噩耗，找到山頂下的「大滾湯」也縱身一躍，消失在滾滾泥漿
中。小說描述清水湖因養女投湖而變濁，從此發出忿怒的聲響，像是為養女不幸遭
遇抱不平，此湖從此名為「養女湖」。
《養女湖》文本中再現養女的內涵頗值得深入觀察，此一小說事件發生的時
間，更是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小說開頭標示故事時間線索，採取倒敘的方式：「這
裏掛著一幅『養女湖』的風景畫，可是在二百多年前並不叫養女湖，而叫清水湖，
位置在高雄縣岡山區最西的一個鄉。那裡有一座風景美麗、青翠可愛的千秘寮山，
山上林木參天，那個神祕的清水湖就隱藏在這座山的深谷裡。湖的四周環生著柚子、
龍眼、香蕉、鳳梨等果木樹。」18 在此將養女的議題推衍至清領時期養女問題形成
的社會背景，呈現出養女阿秀受盡養家多方欺凌的命運，而為何此五○年代的養女
小說不將故事背景設定在當時台灣社會，而是呈現出丁乃非筆下「以前現代或混雜
15　繁露：〈養女湖〉，《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56 年 1 月 22 日），第 6 版。
16　根據筆者搜尋 1950 年代《中央日報．中央副刊》未見蒼波所著〈神秘的養女湖〉一文，目前所
掌握的資料為 1956 年 5 月 29 日刊載在《中央日報．中央副刊》的蒼波之〈關於養女湖〉，另
見 1952 年資料為 1952 年 1 月 14 日刊載在《中央日報》劉昌博報導之〈神秘燕巢滾水湖──流
傳一段養女的哀惋故事〉。
17　蒼波：〈關於養女湖〉，《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56 年 5 月 29 日），第 6 版。
18　繁露：〈養女湖〉，《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56 年 1 月 22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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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形式」的台灣卑賤女性之身影？ 19    
根據曾秋美的研究，可以推測出繁露為何將養女湖的背景設定為清領時期，恐
怕也是回應清領時期為台灣童養媳風俗的開端此一時代氛圍，並藉此批判傳統封建
社會。曾秋美指出清代大量閩粵人口渡海來台，加上清廷實施禁渡政策，形成社會
男女比例嚴重失衡，成年男子婚娶困難，在社會經濟背景和重男輕女思想觀念的推
波助瀾之下，這些漢人移民為了解決傳宗接代的問題，除了與本地原住民女子結婚
或是收養螟蛉子之外，另一種方式則是收買婦女以供婚配，其中也不乏年幼者。20
《養女湖》刻畫出傳統農村經濟形態，生家因為父親賭博，經濟困難而將女子出養，
另一方面，養家為了解決子弟婚娶的困難、增加勞動力而收養媳婦仔的時代氣氛。21 
然而，除了上述社經背景，《養女湖》將場景設定為封建清領時期台灣社會，
也可以瞥見五○年代當時文化體制對於作品的影響。張誦聖闡述老一輩作家如何受
到當時主導文化的制約，特別提到林海音兩篇代表作〈燭〉（1962）和〈金鯉魚的
百襇裙〉（1964）將背景設定在 1949 年前的大陸，呈現出在過往壓迫性社會制度
下女性的自我戕害，以及子孫輩對於祖父母那一代女性所承受不幸的懵懂未明。張
誦聖對於林海音小說呈現出對於主導文化妥協性的一面，有十分提綱挈領的見解，
頗值得深思： 
但也同時向讀者保證，過去造成女性不公平待遇的那些歷史環境已經徹底消
失了。如果說今天的社會已經遺忘了它自己過去邪惡的歷史，也正好說明它是一
個更文明、更講究人性的社會。作者不把重心放在批判仍然遺留在當代台灣社會
的封建心態，卻意圖增強讀者對現狀的滿意度。22
張誦聖提到此兩篇小說都以批判中國的封建社會，來達到肯定當代政治制度的
「正面」效果。如果我們仔細檢驗更可清楚看到繁露的《養女湖》，表面上並非反
共文學主流之作，透過小說背景的設計，《養女湖》對於主導文化所認可的創作素
材以及表達形式「隱微」配合，這也可以推測出《養女湖》獲得反共文藝政策下
1956 年「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之「五四獎金」的第三獎之原因。23《養女湖》中
19　丁乃非：〈看／不見疊影 — 家務與性工作中的卑妾身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8 期（2002
年 12 月），頁 140。
20　曾秋美：《台灣媳婦仔的生活世界》（台北：玉山社，1998），頁 268-81。
21　繁露：〈養女湖〉，《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56 年 1 月 27 日），第 6 版。 
22　張誦聖：〈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潮流的崛起〉，《台灣文學學報》第 11 期（2007 年 12 月）：頁
143。
23　梅家玲詳細整理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歷屆獎項暨得獎作品一覽表，詳見梅家玲：〈五○年代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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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感受到作家對於現實環境中種種政治侷限所抱持的妥協態度，並與當時社會上
所推行保護養女運動之「遙相呼應」。《養女湖》將重點放在描述身世淒涼的養女
如何成為傳統社會的犧牲品，作者所揭露的並非現今還遺留在台灣社會的養女經
驗，而是針對過往清領時期壓迫性的社會制度提出批判。
在此我們必須考慮繁露的再現位置。作品風靡一九五○、六○年代台灣的繁
露，本名王韻梅，上海大夏大學肄業。因對日抗戰爆發，繁露加入軍隊，先後曾擔
任國防部宣傳隊、演劇隊及政工隊隊員，早年因為任職軍中，作品偏向於描述軍旅
生活，後期轉為懷鄉文學。在此脈絡下，《養女湖》也涉及底層人民聲音再現媒介
之議題，主要涉及知識份子為底層代言所涉及的階級位階，特別是繁露提及她撰述
《養女湖》時，正是「養女們仍在慘遭凌辱的年代」，提到：「雖然不甚了解養女
所身受的痛苦，但我以為小說是反映她們非人生活的最好工具，希望引起社會大眾
的共鳴，而徹底改善養女生活，這也是文藝工作者所應有的使命。」24 在此可見菁
英女性對於台籍養女的生存樣貌不甚理解，作家繁露知識分子位階和養女之間所具
有巨大階級之差異。我們從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經典之作〈底
層人民可否發聲？〉（“Can the Subaltern Speak?”）出發，進一步提問《養女湖》
是否可以作為底層養女發聲的媒介呢？
（二）官方歷史和家國意識下底層女性的再現政治
史碧娃克最富盛名的〈底層人民可否發聲？〉之論文，經過多次改寫，是她多
年研究之階段性成果。在此，史碧娃克以英國殖民印度期間印度寡婦殉夫（sati）
之案例，提出對西方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和屬下研究小組之研究看法，並藉此討
論底層女性再現政治的複雜性。
史碧娃克討論印度寡婦自焚殉夫（sati）習俗所引發的爭議，特別追溯殉夫寡
婦在帝國主義識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下被型塑的過程，尤其是英國帝國主
義在印度對於寡婦殉夫習俗法律之操縱。英國帝國主義將殉夫之寡婦視為由野蠻印
度風俗中拯救之對象，以凸顯出殖民者之英雄形象，來證明帝國主義在印度擴張的
過程為推廣西方文明，是為殖民主義合法化之有力證據，一如史碧娃克指出：「英
國人忽略了『sati ﹝寡婦殉葬﹞』乃是一個意識型態的戰場，所以他們把女人建構
成一個殺戮的客體，只要能拯救這個客體，就可以證明從國內混亂的情勢中足以誕
灣小說中的性別與家國〉，《性別論述與臺灣小說》（台北：麥田，2000），頁 92-118。
24　繁露：〈「養女湖」附件之二 我在青年戰士報「新文藝」副刊所登出的部份經過──「養女湖」
餘波盪漾〉，《養女湖》（台北：漢麟，1979），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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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個不僅比較文明，也比較好的社會。在父權主體形成和帝國主義客體建構之間
被成功抹去的，乃是那女性的性別化主體的自由意志與能動力。」25 帝國主義對於
殉夫寡婦所行使的識知暴力，其中可見於殖民檔案將「好妻子」（sati）譯成「殉
夫之寡婦」（suttee），英國帝國主義將寡婦名字拼錯，呈現出翻譯背後帝國主義
識知暴力，可見英國殖民者並非關心寡婦，而是出於自身利益，而呈現出「白種男
人將棕色女人從棕色男人手裡拯救出來」26 的現象。提倡殉夫習俗的上層階級婆羅
門教徒則認為殉夫是卓越婦女之勇敢抉擇，殉夫寡婦選擇死亡之勇氣，也受到印度
民族主義者的高度讚揚，史碧娃克不無批判地指出：「本土殖民菁英的立場可說非
常曖昧，他們從一種民族主義的浪漫情懷美化這些自我犧牲婦女的純潔、力量與
愛。」27 所以，不管是英國帝國主義者或是印度父權雖都宣稱關注底層女性的主體
性，然而，底層女性是史碧娃克借用阿圖塞（Louis Althusser）之「意識形態召喚
主體」所標舉出「意識形態爭奪之所在」，在英國殖民主義與婆羅門教兩種衝突的
自由觀中，底層女性主體不啻為分裂之場所。     
史碧娃克明指寡婦殉葬是一種「對女性主體形成的操弄」，28 在印度父權與英
國帝國主義之間，底層女性形成寓言之困境，其自由意志和能動性都被抹煞，史碧
娃克如此形容底層女性被英國帝國主義和印度父權代言／再現，只能噤聲的過程：
「介於父權體制和帝國主義之間，以及主體構築和客體型構之間，女人的角色消失
了，並非進入原始的虛無之境，而是陷入一種暴力的穿梭之中，那是『第三世界女
性』這個被換置的形象困在傳統與現代化之間，以及文化主義與發展之間」29 將焦
距拉回台灣養女議題，在《養女湖》中，我們可以目睹女性知識分子出自於「好意」
為底層女性代言／再現，除了反映出女性知識分子自身的特權地位外，也可以進一
步思索底層女性議題如何成為意識形態之戰場，其中和五○年代國家政策要求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
除了《養女湖》之外，五○年代有不少作品以養女問題作為題材，其中是否挖
掘出養女的自由意志和能動性呢？亦或是沿續養女成為「意識形態爭奪之場所」的
關鍵議題呢？游千慧指出五○年代保護養女運動之推行，更可見中華民族主義對於
養女風俗之操縱，中華民族主義者將養女問題之發掘，視為現代性的表現，突顯出
25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著，張君玫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台北：
群學，2006），頁 269-70。
26　同上，頁 323-9。
27　同上，頁 335。
28　同上，頁 269。
29　同上，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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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統社會落後的一面，以表徵中華文化文明化的過程，來證明現今為一文明、
理想的社會。30 在官方嚴格掌控文藝走向的五○年代，本省籍作家在族群、語言、
文化資本等多重弱勢的情況下，失去創作舞台，而成為「失語的一代」，在政治禁
忌和語言障礙下，本省籍作家較沒有空間顯露出本土父權對於養女議題之多重辯
證，此一族群內部的代言／再現議題，有待於他日更深入探索。31 相較於本土父權
的失聲噤語，以下將藉由謝冰瑩和吳漫沙的文本，指出戰後外省移民作家所探討養
女經驗的文本，則是符合官方立場，使得底層女性之聲音／能動性往往被官方歷史
和政治宣傳所抹平了，養女議題因而成為為中華民族主義擴張最有力的證據。
在五○年代女作家群中，謝冰瑩堪稱最具有文壇聲望的一位，擔任重要文藝團
體與婦女組織活動中的重要角色，也以《女兵日記》聞名，並引領著當時反共的主
流論述。在〈聖潔的靈魂〉與《紅豆》此兩部作品中，謝冰瑩以養女為主角，小說
中以神州大陸為依歸的家國意識，明顯凌駕於台灣養女的想像之上。〈聖潔的靈魂〉
中臺灣養女李寶珠，被父親賣到食堂擔任女招待生後慘遭胡經理強暴，愛國思想濃
厚的寶珠在不堪受辱投碧潭自殺前，也一再重申必須讓外省籍的情人以大局為重，
因為其屬於祖國，將成為反攻大陸的戰士，寶珠流露出女性自我犧牲的必然性：
「不，我不能讓他為我犧牲，為一個女人犧牲一條生命，我未免太自私；他是屬於
國家的，他應該為國家犧牲！他過去是青年軍，將來他是反共大陸的戰士；大陸上
還有他的母親，他的朋友，他不能為我一個人而犧牲，他是屬於祖國的 [……]」32
作品中，寶珠留下為國奮鬥的絕筆，33 司徒衛也批判謝冰瑩作品中反共抗俄的精神
洋溢，有時不免破壞作品的完整性。34
謝冰瑩的《紅豆》以臺灣養女為主角，除探討養女議題，也鎖定外省男性與臺
灣養女「省籍通婚」的議題。《紅豆》中謝冰瑩設定了兩個良善向上的青年人物，
女主角李玉梅設定為家境優渥的省議員養女，多才多藝；男主角林子欽設定為家境
貧困的外省流亡學生，司徒衛認為謝冰瑩以此一作品闡明五大主題，由於這些主題
無法表現和諧，而顯得雜亂。35 然而，就小說的人物設定，李玉梅這樣一個具有臺
30　游千慧：《一九五○年代台灣的「保護養女運動」：養女、婦女工作與國／家》（新竹：清華
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0）。
31　目前筆者初步蒐集資料，掌握到本省籍作家廖清秀有撰述和養女議題有關的作品。
32　謝冰瑩：〈聖潔的靈魂〉，頁 84。
33　同上，頁 51-87。
34　司徒衛：《書評集》（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頁 38。
35　司徒衛提出此五大主題為溝通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的感情、真正愛情決不屈服在任何壓力之下、
發揚人類的同情心與正義感、介紹軍訓生活的益處、反映教育文化界清苦生活，以及他們反共
抗俄的堅決意志與少數腐化份子的奢侈豪華作一強烈對比，司徒衛：《書評集》，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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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養女身分的女學生，其人物刻畫缺乏深度，使得李玉梅和林子欽所具有的省籍差
異，遠不如兩人由於家庭背景懸殊而所呈現的階級差異，這一則無從顯現出李玉梅
具有臺灣養女身分的困境，一則將兩人的愛情建立在富小姐與窮小子的通俗劇中，
更凸顯小說不夠寫實性的一面，也由於謝冰瑩為了表現出主題的積極性，也將兩人
的未來寄託於反共之中，使得養女的議題，被漸次擺置於國家民族、反共抗俄的高
分貝獨白中。《紅豆》和〈聖潔的靈魂〉，堪稱具有「政治正確」的家國意識與反
共理念，凸顯出「反共抗俄」的時代口號下，政治戰鬥凌駕於女作家的性別意識之
現象。
而身為「中國華僑」身分的吳漫沙，於戰後推動台灣文化的重建工作，除了主
編《新風》雜誌外，也教授《三民主義》，並宣揚祖國思想，並歷任《台灣新生報》、
《公論報》、《民族報》、《民族晚報》等的記者。吳漫沙也延續日治時期對於女
性和社會底層的觀察，有多篇關於台灣養女的新聞報導和作品，其中〈香煙西施〉
名列婁子匡所策劃出版「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民俗叢書」系列之一，書中還
包括左玄所創作的〈養女血淚〉一文。〈香煙西施〉描述女主角秀蘭因為出生後「歹
育飼」，而受到算命先生指示命中註定是「媳婦仔」命，而送給鄰人當養女。故事
描述秀蘭在養家從小必須兼做小生意，以貼補家用，在戰時物質缺乏時，從事走私
和黑市買賣；光復後，則在路邊賣香煙，吸引眾多追求者，成為「香煙西施」，其
後受到養母阿金兩度誘騙，以秀蘭美色換取金錢，秀蘭差點淪落為金鋪楊老頭包養
的禁臠，也在養母利益薰心下，辭退兩門情投意合的婚事，小說最後秀蘭對於養母
的安排，心灰意冷，準備投河了斷生命，而秀蘭遭港警救回後，卻成為少數自我覺
醒的養女，自言：「我決不自殺輕生，我要以自己底力氣，自己底知識，自己底智慧，
為人群服務。我決不再去自殺，我要『自力更生』，請你們給我人生的至寶 — 自
由。」36 在這部以養女為主題的小說中，吳漫沙改寫養女命運，也為養女安排光明
的出路。 
在〈香煙西施〉中，一則突顯台灣民間的「迷信」風俗，一則批判養父母只顧
自身利益的「假仁假義」，然而，站在反封建的立場上，吳漫沙依舊不脫男性為養
女代言的侷限，吳漫沙提出擺脫養女悲慘命運之道，在於養女的深刻自覺，擺脫迷
信，和傳統社會不合理的習俗，以迎接自由、人權進步思想的洗禮。陳建忠指出吳
漫沙於日治時期新文學運動的啟蒙小說中，以「社會道德家」的方式為女性「代
言」，或是以男性角度來「勸諭」女性，陳建忠精闢分析吳漫沙所處的位置：「扮
演啟蒙者，尤其是女性的導師或啟蒙者的角色，充分顯現吳漫沙鞏固既有男性主宰
之社會體制的保守性格，這多少是與所謂啟蒙精神相違背的，是所謂『反封建』而
36　吳漫沙：〈香煙西施〉，《養女在台灣》（台北：東方文化供應社，1952），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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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父權』的啟蒙。」37 在〈香煙西施〉中，吳漫沙也扮演女性導師的啟蒙角色，
台灣養女議題身處於中華父權的覆蓋下，也無從顯露養女之主體性。
然而，承上所言，不論是繁露、謝冰瑩或是吳漫沙，這些掌握知識權力者容易
將代言誤以為是再現，塗抹掉自身做為代言者的中介，在建構養女議題的同時，也
增強家國意識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此外，在此也恰好要指出養女議題的大行其道，
也意味著文學商品化的來臨。38 除了上述的政府文藝政策，經濟考量也增加了作家
再現養女議題的複雜程度，養女議題極具市場價值，在五〇年代文壇，除了散文小
說文本以養女為題外，另外也有描述養女的劇作出現。39
回到繁露的《養女湖》中，情節雖旨在譴責台灣養女制度，然而文本的重點卻
也圍繞在為了製造劇情的高潮，而將焦點放在多角戀情的堆砌。小說中養姐阿珠為
了爭取張大哥的愛，經常煽動母親，處處陷害阿秀，並利用養兄阿土的憨直，來引
發小倆口的誤會。小說最重要的高潮，在於張大哥下定決心帶阿秀私奔，卻被阿珠
識破，養母唆使阿土將張大哥痛毆一頓，並將之棄置山林餵狼。同一時間因為阿秀
亦被懷疑和張大哥發生姦情，遭到養母一陣毒打，養父也趁機伸出狼爪，卻被阿土
發現，拉扯中打翻小油燈引起大火，阿秀在期間以為情夫被殺，奔出家門，投「清
水湖」而死，張大哥聞訊後也雙雙殉情自殺。辛星的評論也認為由《養女湖》改編
成的同名電影，僅在四角戀愛的發展中製造懸宕與糾紛，對於養女如何遭受迫害，
而不得不以死來製造悲劇性的整個過程，卻沒有進一步交代。40
底下將延續史碧娃克底層研究關注知識分子對底層之代言／再現，所引發底層
女性話語權被剝奪的議題，從「養女為意識形態爭奪場所」之重要概念，來切入由
《養女湖》所改編之電影《秋蓮》（1979）。在此首先要面對的問題為七〇年代末
期《秋蓮》發行時，不僅《養女湖》此書已絕版多時，而養女這類題材也非當時文
學出版所關注的時興議題，而到底《養女湖》有何改編成電影之價值呢？以及《秋
蓮》此一電影所形構的養女想像，是否有試圖讓底層女性說話之空間呢？
37　陳建忠：〈大東亞黎明前的羅曼史 — 吳漫沙小說中的愛情與戰爭修辭〉，《台灣文學學報》第
3 期（2002 年 12 月）：頁 123。
38　邱貴芬：〈《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導論〉，《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
2002），頁 226-8。 
39　俞南屏提及「春風吹綠湖邊草」的劇作於本年度婦女節，由教育部中華實驗劇團在台北演出，
編劇為叢靜文，導演為王蔚誠，見俞南屏：〈描寫養女的劇作 春風吹綠湖邊草〉，《中華日報》
（1957 年 5 月 10 日），第 6 版。
40　辛星：〈一看養女湖〉，《中華日報》（1957 年 5 月 10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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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政治和商業的交互運作下之養女再現：論《秋蓮》
（一） 健康綜藝與愛情文藝電影風格下的養女形象
1979 年推出的電影《秋蓮》和原著《養女湖》曾涉及一場版權糾紛。繁露在《養
女湖》再版時，於序中說明《養女湖》中篇小說被台馥電影出品的《秋蓮》剽竊之
原委和證據，41 繁露自言為捍衛著作權與剽竊歪風周旋，提出法律訴訟，這場剽竊
風波在丹扉充當和事佬之下平息了 42。繁露也吐露二十餘年前曾在《中央日報》看
到劉昌博先生所撰述有關養女湖的一篇報導，於是根據劉先生的報導編織了《養女
湖》的故事，繁露一再宣稱《秋蓮》非電影所宣傳的「真實故事」，而是繁露本人
的虛構之作，以力爭《秋蓮》受到公然剽竊之事實。43
電影《秋蓮》改編自繁露小說《養女湖》，內容描述養女「秋蓮」（鳳飛飛飾）
因無法與青梅竹馬「順興」（梁修身飾）終成眷屬，最後走上投湖自盡的故事。電
影《秋蓮》架構在原著小說基礎 — 養女殉情故事之上，電影情節與小說大綱相去
不遠，但兩者出品相隔二十多年，再加上文字表現形式與影像呈現之諸多差異，相
較之下小說對於人物性格及內心掙扎有較多著墨，電影則偏重人物互動及劇情轉
折。《秋蓮》中除了《養女湖》所具有基本角色設定外，養父形象具體化為一個入
贅養母「大姐」的小白臉繼父「阿雄」（柯俊雄飾），而男主角則從山上莊稼漢轉
為打鐵舖老闆的兒子，除此之外，《秋蓮》也添加多段曲折的高潮，編劇侯孝賢在
場景之間填入更具體的迫害事件，包括順興父親因豪賭欠下巨款、順興為救出秋蓮
而慘遭誣陷入獄、養兄阿旺不慎葬身火窟、秋蓮被養母賣到酒家等，電影場景也從
小說故事中的湖畔山林搬演至鄉鎮市集、從家庭悲劇延伸為社會事件。
首先，從台灣電影研究史的角度，來檢視《秋蓮》此一電影之意涵。《秋蓮》
出品年份雖然已經是七○年代末期，在此將其放置在六、七○年代健康寫實電影的
41　繁露在《中華雜誌》上讀者投書指證《秋蓮》和《養女湖》：「不但情節相同，還有幾句對話
與形容亦同，甚至我形容那個傻瓜是個大頭，他也來個『大頭仔』！我安排養父欲對養女姦淫，
『秋蓮』亦如此安排，我在最後安排一場大火，是起因於油燈打翻，『秋蓮』竟然一模一樣，
主要人物也是這幾個，發展也是向『養女湖』看齊，如此仿製，可悲亦復可嘆！所謂『增加情
節』，幾場賭戲而已 [……]」，見繁露：〈「養女湖」附件之三：我在中華雜誌中的讀者投書 ——
「秋蓮」劇本與「養女湖」小說〉，《養女湖》( 台北：漢麟，1979)，頁 119-20。
42　同上。
43　這份資料應為 1952 年 1 月 14 日刊載在《中央日報》劉昌博報導之〈神秘燕巢滾水湖 ── 流傳
一段養女的哀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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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電影類型中進行觀察，44 尤其是在 1968 年後台灣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由健康寫實
主義所調整的「健康綜藝」路線，並從七○年代愛情文藝電影方向來進行解析。「健
康寫實」的製片方針，正好符合中影在政治任務與經濟利益之間的妥協，「健康」
是指符合官方立場，認為文藝作品必須歌頌社會光明面；而「寫實」則是為了迎合
市場需求與觀眾之品味 45，可見「健康寫實」電影，是符合政令宣傳，和海內外市
場品味調合而成的電影創作路線 46。
林文淇指出過去對於六○與七○年代台灣電影研究大都只關注於健康寫實風
潮，而忽略了健康寫實主義在 1968 年透過多種統稱為「健康綜藝電影」，及其廣
泛之延伸。47 目前台灣電影相關研究成果，對於「健康綜藝電影」的探討並不多，
大多被置於健康寫實主義大脈絡下，視為一個電影風格「轉向」的過渡概念。在六
○年代「健康寫實」的大浪潮底下，「健康綜藝」一詞並非出自特定人士的理念或
政策，而是一種因應市場需求而產生的電影趨勢。而「健康綜藝電影」為何興起，
或是何以創生呢？劉現成和李天鐸都從票房考量來看待「健康綜藝電影」所興起的
風潮，從市場變化和觀眾反應，來看待「健康綜藝電影」的發展；48 黃仁則從電影
類型名稱之適切性進行分析。49 再者，三位評論學者在各自論述中，一致認為李行
將瓊瑤小說《六個夢》中的兩則故事〈啞妻〉及〈追尋〉改編而成的《啞女情深》
（1965）及《婉君表妹》（1964），可視為「健康綜藝電影」一詞出現之最佳代表
作品。根據主導 1960 年代「健康寫實電影」之重要代表人物李行導演的回憶，李
行特別指出「健康綜藝電影」，在內容精神上仍然以「健康」為依歸：
我們把《婉君表妹》的劇本改得比較「健康」，而《啞女情深》則以影片
的教育性來配合「健康」路線，瓊瑤電影也就因此風行起來。然而在此之後，我
與賴成英拍瓊瑤的《彩雲飛》之際，已經完全放棄寫實的表現手法，只要一遇特
44　「健康寫實」電影主要是指 1963 年龔弘任職於中影總經理時由美國《讀者文摘》編輯風格觸發
下所推動的電影風潮龔弘認為電影應學習美國《讀者文摘》之風格，灌注人間的關愛，以求真、
求善、求美為目標。見龔弘口述，俞嬋衢整理，〈回顧健康寫實路線〉，《電影欣賞》第 12 卷
第 6 期（1994 年 11-12 月），頁 24。
45　李天鐸：《台灣電影、社會與歷史》（台北：亞太圖書，1997），頁 122。
46　盧非易：《台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 1949-1994》（台北：遠流，1998），頁 122。
47　林文淇：〈《彩雲飛》、《秋歌》與《心有千千結》中的勞動女性與瓊瑤 1970 年代電影的「健
康寫實」精神〉，《電影欣賞學刊》第 8 卷第 1 期（2011 年 6 月），頁 8。
48　劉現成：〈六○年代台灣「健康寫實」影片之社會歷史分析」〉，《電影欣賞》72 期，1994 年
11 月，頁 55。李天鐸，《台灣電影、社會與歷史》，頁 122-3。
49　黃仁：〈台灣健康寫實電影的興起和影響〉，《電影欣賞》第 72 期（1994 年 11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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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為了美化，就在鏡頭前面盡量裝飾一些東西，盡量使它看起來不寫實。50
李行的說明顯現當時在拍攝瓊瑤電影時朝向「健康綜藝電影」，一方面既不牴
觸「健康」方針，另一方面又可以因應市場之多元品味。由上述對於「健康綜藝電
影」的分析可以得知，一般研究認為「健康綜藝電影」的發展是在「健康寫實電影」
潮流之後，「愛情文藝電影」潮流之前，「健康綜藝電影」也可視為是「健康寫實
電影」之延伸，並且是促成「愛情文藝電影」之推手。而 1979 年敘述養女遭遇為
題材的《秋蓮》顯然並非屬於早期典型的健康寫實電影，但是整體表現上仍不脫「健
康寫實」精神，只是更趨近「健康綜藝」的路線，也具有七○年代以來流行的浪漫
愛情故事之元素。     
首先，我們必須正視《秋蓮》片中大量出現的流行綜藝元素，《秋蓮》的男女
主角皆是當年備受矚目的影劇偶像明星，包括鳳飛飛、梁修身、柯俊雄等人，其中
鳳飛飛更是跨足影界的歌壇女歌手。從繁露的口述，可以得知電影公司的拍片策略，
主要是先選定鳳飛飛為該片女主角，再來決定適合鳳飛飛個人氣質所飾演的角色。
電影公司在選角鳳飛飛的考量下，表示將以現代拍攝技術，重新將老故事《養女湖》
拍攝成電影，並且要拍攝和瓊瑤完全不同路線之文藝片：「像鳳飛飛這樣的型，怎
麼能拍瓊瑤文藝片中的女主角？可是如要演養女之類戲，卻很對她的戲路。」51《秋
蓮》此一類型的文藝愛情電影，顯然與一般我們對於瓊瑤不食人間煙火的三廳愛情
電影有別，而鳳飛飛的形象也和瓊瑤電影中美若天仙、極度浪漫，且不真實的女主
角大相逕庭。
陳建志將「鳳飛飛」視為台灣集體記憶重要組成，從歌藝、裝扮形象、表演風
格，以及與歌迷互動等多個面向，來分析鳳飛飛從七○年代到千禧年後，歷經多重
世代的深遠影響力。其中，陳建志特別爬梳鳳飛飛的電影因緣，提及鳳飛飛在最初
三部悲劇結局的通俗劇《春寒》、《秋蓮》、《鳳凰淚》中，都是傳統悲情的女性
角色，並且屬於「悲情台妹」的面向。52 陳建志認為《秋蓮》中鳳飛飛所飾演的是
50　俞嬋衢整理：〈時代的斷章「一九六○年代台灣電影健康寫實影片之意涵」座談會〉，《電影
欣賞》第 12 卷第 6 期（1994 年 11 月），頁 22。
51　繁露：〈「養女湖」附件之二：我在青年戰士報「新文藝」副刊所登出的部份經過 ——「養女湖」
餘波盪漾〉，《養女湖》，頁 108。
52　陳建志提及鳳飛飛和當時愛情片代表林青霞或林鳳嬌的形象不同，在於不以美貌為主要吸引力、
不纖弱也不多愁善感、中性的、擁有自主性等四大面向，而鳳飛飛早期台妹的形象，不僅和鳳
飛飛在螢幕上的形象格格不入，也和鳳飛飛於八○年代在侯孝賢一系列所導演的電影，包括《就
是溜溜的她》（1981）、《風兒踢踏踩》（1982）中鳳飛飛演出富有女性自主意識，帥氣、主
動的「自信台妹」顯然大異其趣。見陳建志，〈鳳兒踢踏踩 鳳飛飛的電影因緣〉，《流水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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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悲情、苦命的角色，多少投合台灣鄉土傳統保守的一面：
《秋蓮》（1979）中的秋蓮（鳳飛飛飾）則是從小被賣去當有錢人的童養
媳，被安排以後要嫁給這個家中的智障少爺阿旺。然而秋蓮長大後，與同村鐵匠
的兒子順興（梁修身飾）相戀，形成真心戀愛與家族勢力間的衝突。
這童養媳比台灣傳統媳婦的地位更低微、更委屈，從頭到尾一張可憐的「媳
婦臉」。此段戀情也是悲劇，以秋蓮與順興兩人一同投湖自盡結束。53
然而，雖然在電影中鳳飛飛的整體形象還是偏向於呈現台灣的悲情面，但是還
是不脫電影公司對於玉女明星之塑造。在螢幕上，鳳飛飛所飾演的秋蓮雖然從幼年
即受到其他孩童欺負，以及成長過程中養母的百般凌虐，但是少女秋蓮始終維持白
晳嬌弱、楚楚動人的模樣。除了電影中刻意維持鳳飛飛的明星形象，電影主題曲及
多首插曲都與《秋蓮》的劇情有關，顯然是為《秋蓮》此劇與鳳飛飛量身訂做，搭
配台灣鄉間淡雅的風景，也穿插影片中女主角抒發心聲的畫外音，可見《秋蓮》發
行之初不純粹將其視為一部「單純」的電影，還包括唱片公司為歌星鳳飛飛所規畫
的種種宣傳策略，以拉抬鳳飛飛的聲勢和人氣。
小說《養女湖》和電影《秋蓮》在情節鋪排上大致相同，只有在結局呈現較大
落差，電影將男女主角塑造為幾近完美的銀幕形象。片中秋蓮與順興對愛情忠貞不
二，尤其是片尾殉情更是愛情悲劇慣用的敘事手法，除了烘托出愛情浪漫之偉大，
也傳達出「為愛而死」或是「不畏死」的浪漫愛情元素，成功營造偶像明星的完美
形象。《秋蓮》的結局不像小說《養女湖》中男女主角孤獨走上絕路，在《啞女情深》
及《婉君表妹》中擔任攝影師的賴成英，於執導《秋蓮》特別安排感動人心的催淚
劇情。電影結局，秋蓮與順興在懸崖邊被警方包圍，家人也隨即趕到現場，秋蓮和
順興跪地拜別雙方父母後，雙手緊握，帶著幸福的笑容躍入湖面，完成一場既悲壯
又唯美的殉情儀式。     
盧非易特別指出愛情文藝電影「充滿逃避主義色彩」，對於觀眾有其意識形態
上的重要影響，一方面提供觀眾面對生活困境時想像的出口，以減低觀眾在現實生
活中的焦慮，使其重新馴服於社會範域之中；一方面也協助鞏固主流意識形態，以
調和愛情、親情與社會秩序三者之論述階序（hierarchy of discourses）。54《秋蓮》
中對於殉情場景的美化處理，可以瞥見《秋蓮》的娛樂功能，某些層面上也提供七
○年代愛情文藝電影觀眾，陶醉在浪漫愛情的想像之上，尤其讓女性觀眾得以暫時
鳳飛飛》（台北：大塊文化，2009），頁 110-9。
53　同上，頁 109。
54　盧非易，《台灣電影》，頁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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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社會現實，降低生活中的挫折，在浪漫愛情所傳達之意識型態中謹守本分。
（二） 「健康」基調與教化內涵 —— 兼論《養鴨人家》之養女刻畫
   
《秋蓮》以養女的乖戾命運為主題，發展出一場浪漫唯美的愛情悲劇。黃儀冠
爬梳七○至八○年代電影中的鄉土敍事時，提出健康寫實影片所建構的幾項特質：
鮮明情節與敍事結構、主要角色皆由明星所擔綱、使用實景與攝影棚相互搭配、畫
面色調及燈光皆經過精心設計、人物對白皆以國語作配音。55 黃儀冠細緻梳理健康
寫實電影中所具有的內在矛盾，特別是「寫實」和「健康」不相容的重要議題，黃
儀冠指出電影中為了符合當時對於國家建設與農村現代化之「全體動員」，透過對
於「現實」的轉化與再現，使得鏡頭裡的農村「寫實」顯然與實際生活樣貌有相當
程度的落差。
將《秋蓮》放在黃儀冠對於健康寫實電影中的幾項觀察，一方面《秋蓮》的敍
事風格、人物表現及拍攝手法皆相當吻合「健康寫實」電影的特點；一方面也呈現
出黃儀冠所分析「這類的影像對鄉土的『再現』，是美化的現實，亦是理想化的寫
實」56，提出健康寫實電影其中隱含國民黨的國家教化，特別是健康寫實電影背後
的認同架構，在表面政令宣傳議題後，隱藏黨國意識形態。《秋蓮》電影中的女主
角雖然是備受嘲弄的養女，但是她被塑造為一位不計前嫌的善良女子。儘管秋蓮自
小經常遭受養母虐待，養繼父亦常圖謀不軌，覬覦她的美色；甚至養繼父於一次欲
染指秋蓮時於拉扯中打翻油燈引起火災，造成養兄阿旺不幸葬身火窟，順興因而背
上縱火的罪名入獄。但在電影中秋蓮非但沒有揭發養繼父的罪行，反而在養家家道
中落、被賣入酒家後，以陪酒收入獨自負擔家計，默默照料落難後的養父母一家人，
並且撫育幼小的養弟妹，顯示出秋蓮寧願犧牲個人，也對養家不離不棄的高貴情操，
所以在此不僅呈現出秋蓮的善良人格，其道德也相當崇高無瑕，這些特質無疑構成
電影中「健康」的基調，符合健康寫實電影所標示的教化內涵，流於對於人性美善
的歌頌，意識形態較為保守。
《秋蓮》電影中的男女主角經過敘事與鏡頭之美化，呈現出清高品格，不難發
現《秋蓮》一片為了歌頌倫理教化，比起《養女湖》小說中阿秀軟弱、張大哥草莽，
《秋蓮》劇中男女主角人物性格是「美化後的現實」，男女主角對家人至善至孝，
對命運亦無怨無悔，近似儒家溫厚性格。男主角順興雖然蒙受不白之冤而鋃鐺入獄，
55　黃儀冠，〈台灣鄉土敍事「文學電影」之再現（1970s-1980s）——以身份認同、國族想像為主〉，
《台灣文學學報》第 6 期（2005 年 2 月），頁 181。
5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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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毫沒有怪罪任何人，反而默默關心秋蓮，並勸導秋蓮勇敢追尋自己的幸福。如上
所述，健康寫實電影以黨政政策和社會教化為主要創作精神，也表現在《秋蓮》精
心設計的結局之上。電影中，雖以男女主角雙雙殉情作為收束，但秋蓮的養繼父在
最後一刻良心發現，向警方坦誠自己才是引起火災的元凶，並無意中替秋蓮與順興
擋了警方子彈倒地身亡，呈現出人性情操，但從故事整體發展來看，這臨終一筆反
而刻意突顯造作的鑿痕，可見當時「健康」政策的影響力依然存在，也左右電影的
表現主軸。
《秋蓮》將養女深受迫害的環境由《養女湖》的清領時期，挪移至片中所處的
日治時期。《秋蓮》一片將場景架構於日治時期，顯然也如同張誦聖所分析，極有
技巧地將電影設定在「過往」對待女性不公平之歷史環境，來說明現今社會文明與
人性之一面，以表達出對過去的否定和對現今的肯定。57《秋蓮》將養女「黑暗的
過去」設定為日治時期，劇情加入日本警方對阿旺死亡真相的不察，並延伸對順興
殘暴逼供的血腥劇情，也再再突顯日治時期的階級扞格，以及對於「警察大人」殘
酷行為的指控。《秋蓮》也適度表達出台灣七○年代文化形構的一個重要側面，包
括台灣七○年代在國際外交上迭遭挫敗，由保釣運動開啟的反美日帝國主義風潮，
《秋蓮》中不無藉由對舊日帝國之批判，來重審日本新帝國主義在戰後台灣的經濟、
文化勢力入侵，以展現對其之批判。
如果我們進一步將《秋蓮》與被視為「健康寫實」典範之作《養鴨人家》（1965）
進行對照分析，《秋蓮》和《養鴨人家》這兩片都涉及對養女形象之刻畫。《養鴨
人家》呈現出明媚的農村風光、温暖的親情倫理、互助的農業政策、和諧的農民關
係，共同打造出一個充滿希望的健康社會，展示出六○年代國家機器文藝政策下健
全的農村樣貌。片名為《養鴨人家》，導演李行並沒有將焦點放在飼養鴨畜的細部
過程，主要是以刻畫良善人性為主要訴求，農家生活成為故事發展的背景，作為宣
導政府推動農業政策的隱藏文本，電影中主要文本仍聚焦於林父為養女小月無私的
付出，以及小月如何感激父親養育恩情。葉月瑜提到健康寫實電影雖然具有寫實主
義的形式，將台灣地域色彩納入電影之中，但其敘事主體仍是「修正的中華民族主
義」，承襲「國民政府所倡導的國家意識形態脈絡」。58《養鴨人家》片中刻意表
現的「健康」意識有兩個層面，其一為「農村經濟」的健康，其二為「家庭倫理」
的健康。前者表現在鴨農林再田受惠於政府推動的試驗計畫，因而帶來更大的經濟
效益，以及稻農鍾大山家中添置耕耘機及蓋新房的資產升級，暗示著農村經濟快速
57　張誦聖，〈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潮流的崛起〉，《台灣文學學報》第 11 期（2007 年 12 月）：頁
143。
58　葉月瑜，《歌聲魅影：歌曲敘事與中文電影》（台北：遠流，2000），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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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現狀。後者則是搬演家庭大和解的温馨劇碼，所有衝突都架構在以「善終」
為前提而進行，唯一反叛角色曾朝富也在最後一刻良心發現，呈現出傳統農村家庭
的倫理秩序。李行為《養鴨人家》注入「健康寫實」精神，成為影像上最佳隱喻，
如同盧非易所分析健康寫實主義缺乏面對社會問題之勇氣，也缺少批判現實的精神：
「健康寫實的原則總是使影片避開現實窘境，避免直陳問題根源；而一逕盲目樂觀
地以倫理道德解決問題……」59 走隱惡揚善路線的《養鴨人家》，情節鋪陳比起《秋
蓮》明顯單純許多，故事除了展示農村經濟的大幅成長，訴求人性的良善本質，結
局也充滿共同打拚光明未來的期許，可見在國家機器嚴厲管控的六○年代，《養鴨
人家》鏡頭背後隱藏更加複雜的權力介入，鏡頭裡的「寫實」恐怕也只能是「量身
訂做」的「表象現實」與「選擇現實」。
最饒富意思的是，《秋蓮》和《養鴨人家》同樣刻畫養女形象，小月和秋蓮的
命運卻大不相同，兩部電影的出版年份相差十四年之久，故事背景也架構在不同時
空背景之中。以戰後國民黨統治時期農村為背景的《養鴨人家》，小月母親早逝，
父親被日軍徵召南洋，因而將小月託孤給好友林再田作為養女，然而小月雖不知情
自己的養女身份，但是養父和養兄對其疼愛備至，小月乖巧幫忙家務並且分擔養鴨
工作，電影的高潮在於小月知道自己身世，為了不讓親大哥曾朝富繼續敲詐養父，
決定離開養家，而後曾朝富受到林父無私付出的感召，懺悔自己的卑劣行徑，結局
是小月選擇回養父身邊，一家三口重新開始養鴨生活，呈現出「養重於生」的人倫
親情，《養鴨人家》的小月在養家呵護下快樂成長的養女。然而，故事背景架設在
日治時期的《秋蓮》，則是搬演出悲苦養女之敘事，日治時代養女最終抵不過環境
的摧折，走向唯一的死路；國民政府統治下的養女則是在農村技術改革的政令議題
宣傳下，顯然「健康」紅潤，安居樂業，勾勒出富足幸福的遠景。        
如果我們回到史碧娃克所關注的知識分子再現底層人民的倫理問題，1979 年
出版的《秋蓮》是否能夠呈現出底層養女無法被吸納的異質性呢？史碧娃克一再指
陳在西方知識份子眼中，底層女性反映出第三世界之貧窮與落後，底層女性是受到
父權迫害下需要協助的客體。史碧娃克強調底層女性邊緣性的地位在於其話語權的
喪失，主要因為底層人民往往不具備論述能力，精英知識分子為底層人民代言／再
現， 也 無 法 還 原 底 層 人 民 之 意 識， 而 使 得「 底 層 人 民 無 法 發 言 」（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60 史碧娃克提醒知識分子再現底層人民的倫理問題，認為知識分子
替被壓迫的人民代言，實際上極有可能壓抑其聲音，竄改歷史，並剝奪底層人民的
話語權。在《秋蓮》中，我們要更關注於健康綜藝路線的國家意識形態以及文化商
59　盧非易，《台灣電影》，頁 104。
60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著，張君玫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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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機制為養女代言的特權，誠如史碧娃克指出殉夫寡婦不能發言，是由於父權體制
和帝國主義「樂善好施」的結果，使得底層女性成為父權體制和帝國主義勢力交鋒
下之「意識型態的戰場」：「她只是陷在父權體制和帝國主義之間，處於代表性的
困局裡，這個女人身為她主體 — 孩子的代理人，其從『封建』到『現代』的『交換』
將建立起一種歷史性。」61 然而，除了知識份子再現所涉及的階級差異與倫理議題，
《秋蓮》替被壓迫的養女代言，也更深刻提醒我們深入省思七○年代「現代」養女
文化生產之重要議題。
四、結語
     
本文從史碧娃克的經典之作〈底層人民可否發聲？〉出發，關切的焦點是相隔
二十餘年，繁露創作的小說《養女湖》，以及由《養女湖》改編的電影《秋蓮》，
如何從不同時代背景，分別以小說與電影作為敘事（narrative）策略，來刻畫養女
形象。史碧娃克從知識份子再現所涉及的倫理問題出發，所標示的問題無疑極為重
要，且發人深省，而其所提出的問題恰可以作為討論此兩部處理養女議題的作品中
文化再現／代言之現象。繁露創作連載小說《養女湖》中，台灣養女在中華民族主
義之遮蔽下，成為意義的缺口，以突顯出台灣傳統社會落後的一面，養女也成為國
族論述中被保護的客體。七○年代末期出版的《秋蓮》明顯朝向「健康綜藝」的表
現手法，以日治時期的養女文化為主要背景，除了揭露傳統文化陋習，進行過往社
會批判之外，電影公司為商業考量而加進更纏綿的愛情橋段，將殉情昇華為偉大浪
漫的愛情。《秋蓮》融入更多浪漫唯美的愛情想像，電影產品搭配流行音樂的商業
行銷，見證當時資本主義對娛樂市場的影響。《養女湖》和《秋蓮》相隔二十餘年，
底層養女在政治和商業的交互運作下依然缺乏敘事權，她的聲音與能動性被排除在
相關議題的辯論之外，一再噤聲，也足證史碧娃克對於底層女性在不同的代言社群
的詮釋下成為「意識形態爭奪場所」之特殊觀察。※
61　同上，頁 268。
